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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东掀起了一股太空热潮,各国竞相设立国家级航

天机构、陆续出台太空战略规划、持续加大太空领域投入,并积极争夺

各类细分领域的首次成就。 基于各自技术和资源禀赋,中东国家形成

三条太空投资路径:以色列和伊朗代表的安全驱动型、阿联酋和沙特代

表的资本驱动型以及土耳其和埃及代表的产业驱动型。 这场太空集体

行动并非虚荣竞赛,而是由物质性利益与观念性利益协同驱动。 前者

源于生存、发展和转型焦虑,后者源于内部整合与合法性建设的需要。
中东国家太空能力建设的复合逻辑本质上是由地区安全、发展和认同

三重赤字的叠加和累积所致。 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国际合作是中东

国家实现太空梦的重要途径。 在对外合作模式上,除以色列和伊朗之

外,中东国家普遍采取灵活“多元平衡”策略,拒绝在大国太空竞争中选

边站队。 中东国家集体布局太空能力建设表明,即便在全球安全局势

最为复杂的地区,面向未来的发展议程也并未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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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相较于冷战时期由超级大国主导的太空竞赛,近年来以商业航天企业与“全
球南方”国家为代表的新兴主体纷纷进入太空领域,显著拓展了人类太空活动的

广度。 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掀起一股太空热潮,并凭借一系列细分领域的首次

成就,迅速崛起为全球太空领域的新兴力量。 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成功

入轨,成为全球第五个抵达火星的国家;沙特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加码太空领域的

投入,并派遣首位阿拉伯女性宇航员进驻国际空间站;土耳其启动“国家太空计

划”,其首颗国产通信卫星成功发射;埃及加速推进开罗航天城建设,并成功将非

洲航天局总部引入该园区;阿曼、约旦、巴林、卡塔尔等体量较小的中东国家也纷

纷出台国家太空政策,积极布局卫星应用与地面基础设施。 太空正逐步成为洞

察当代中东发展议程的重要窗口。
太空能力建设是一项高度综合的国家工程,通常包含三个相互关联和支撑

的维度:一是技术与应用,涵盖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空间科学任务(如近地轨道

空间实验室、月球与行星探测、小行星采样及载人航天),以及服务于经济、社会

与国家安全的空间应用系统(如通信、导航、遥感和军事侦察卫星)。 二是政策与

制度,包括设立航天管理机构、制定国家太空战略、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等治理安

排。 三是战略与互动,体现为资源调配、产业布局,并通过国际合作和竞争,展现

国家在太空领域的战略意图。① 以此观之,中东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布局已几乎覆

盖太空能力建设的所有相关领域(见表 1)。

表 1　 近年来中东国家在太空领域中的成就

时间 国家 项目 具体信息

2023年 1月 阿曼 基础设施
阿曼公布建造中东和北非地区首个太空港(Etlaq

 

Spaceport)
的计划。

2023年 1月 科威特 通讯卫星 科威特首颗通讯卫星(KuwaitSat-1)成功发射。

2023年 4月 阿联酋 载人航天
苏尔坦·阿尔·内亚迪(Sultan

 

Al
 

Neyadi)成为首位完成太空

行走的阿拉伯宇航员。

2023年 5月 沙特 载人航天
拉伊亚纳·巴纳维(Rayyanah

 

Barnawi)成为首位进入国际空

间站的阿拉伯女性宇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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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国家 项目 具体信息

2023年 6月 埃及 遥感卫星
埃及二号卫星在总装集成测试中心(AIT)完成交付,埃及成

为首个具备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

2023年 12月 伊朗 载人航天
作为载人航天的重要一步,伊朗成功将一个可搭载生物的太

空舱送入预定轨道。

2024年 1月 土耳其 载人航天
阿尔珀·盖泽拉维奇(Alper

 

Gezeravcı)成为首位进入国际空

间站的土耳其宇航员。

2024年 1月 伊朗 通讯卫星
伊朗“凤凰”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这标志着该国已

掌握一箭多星技术。

2024年 7月 土耳其 通讯卫星
土耳其首颗国产通信卫星(Turksat

 

6A)成功发射,使其成为

全球第 11个能自主研发通信卫星的国家。

2024年 11月 阿曼 通讯卫星 阿曼首颗智能遥感卫星(Aman-1)成功发射。

2025年 1月 阿曼 基础设施 阿曼首个太空经济区(Zone
 

88)正式开工建设。

2025年 3月 巴林 遥感卫星
巴林首颗自研卫星“蒙齐尔号” (Al-Munther)成功升空,系中

东首颗配备 AI 图像处理能力的卫星。

2025年 6月 埃及 太空合作
总部位于埃及开罗航天城的非洲航天局成立,使埃及成为非

洲航天活动的协调中心。

2025年 12月 阿联酋 遥感卫星
阿联酋“阿拉伯 813卫星”(ArabSat

  

—
  

813)搭载中国“力箭一

号”火箭发射升空。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从上表可见,中东国家的太空布局呈现如下特征:一是领域日益多元,从传

统的通信、遥感卫星逐步拓展至深空探测与载人航天等前沿方向。 二是聚焦标

志性突破,中东各国竞相实现本国或区域首次的太空成就。 三是参与主体持续

扩大,中东太空格局已由以色列与伊朗主导,转向阿联酋、沙特、土耳其和埃及

等区域大国积极布局的新态势。 与此同时,约旦、阿曼、巴林、卡塔尔等小国亦

深度参与,共同推动区域太空生态的多元化发展。 传统上,太空探索被视为拥

有完整工业与科技体系的大国专属领域。 在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和伊朗外,多
数国家缺乏独立的运载火箭、深空测控网络以及高端航天器制造能力。 在投入

高昂、短期回报有限等现实因素的约束下,中东国家为何仍对太空事业表现出

高度热情?
随着中东地区太空热潮的兴起,相关学术与政策研究亦迅速拓展,可从四个

维度对其加以概括。 第一,在宏观战略层面,现有文献普遍将中东国家的太空活

动置于全球新太空竞赛的框架下加以审视,视其为太空探索从传统航天强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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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扩散的表现,折射出全球太空权力格局的结构性变迁。① 第二,在动因

层面,学者普遍强调石油经济转型压力与地缘政治博弈是中东国家布局太空能

力建设的主要驱动力。② 第三,国别研究领域的学者多以具体案例为基础,对中

东主要太空行为体的战略目标和推进路径进行了阐释。③ 第四,在对外合作领

域,现有研究还考察了中东国家与域外航天大国的合作模式,并分析了大国在中

东的太空竞争态势。④

现有研究已经从多个维度揭示了中东国家对太空事务的热情,但在动因阐

释方面仍显不足。 例如,新太空竞赛延伸论忽视了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性,而石

油经济转型论则难以解释土耳其、埃及等非资源依赖型经济体对太空领域的积

极投入。 此外,当前太空政治研究普遍带有大国中心主义倾向,往往忽略“全球

南方”国家的复杂动机。 事实上,中东国家在太空领域所追求的并非科技领先地

位,而是在特定领域构建相对优势,其太空布局不仅着眼于安全和经济价值,也
重视太空成就所承载的象征意义。 因此,要深入理解中东国家的太空战略,必须

超越单一的经济或技术逻辑,将经济转型、国家叙事与地缘政治竞争等多重动因

有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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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东国家布局太空能力建设的多维图景

中东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布局,可以从航天机构的设立、太空战略的制定和相

关资源的投入三个维度加以考察。
(一) 制度建设:中东国家航天机构的设立潮

中东地区率先启动航天机构制度化进程的国家是以色列和伊朗。 以色列航

天局( Israel
 

Space
 

Agency,
 

ISA)成立于 1983 年,是中东地区首个国家级航天机

构。 其设立源于安全需求,旨在通过自主太空技术增强战略预警、情报收集和独

立侦察的能力。 为了强化太空在国家议程中的重要性,2013 年以色列将科技部

更名为“科学、技术与太空部”(MOST),以加强太空技术的发展。① 2024 年,以
色列国防军成立太空部队(Space

 

Directorate
 

Unit),旨在强化外太空防御和作战

能力。② 在以色列的战略思维中,太空被视为多域防御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是
其战略自主与区域优势的重要支柱。

伊朗太空事务的决策机制以最高太空委员会(Supreme
 

Space
 

Council)为核

心。 该委员会设立于 2003 年,由总统担任主席,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国家太空政

策、批准重大项目。 2004年,伊朗航天局( ISA)成立,隶属于通信与信息技术部

(MICG),后于 2008年独立,由总统直接领导,负责执行伊朗最高太空委员会批

准的太空政策。 与之平行,武装部队航空航天工业组织(AIO)和伊斯兰革命卫

队航空航天部队( IRGC
 

ASF)主导军用技术的开发与部署,享有较高自治权。③

在最高太空委员会之下,伊朗太空制度逐渐形成航天局主管民用、革命卫队主导

军用的“双轨制”,军事需求在技术发展中占重要地位,但民用项目亦有独立

目标。
中东变局以来,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挑战,海湾国家

开始将太空能力建设视为推动经济多元化和塑造未来竞争力的支点。 中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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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空制度化进程随之加速,并逐步从安全导向转向发展驱动。 2010 年卡塔尔

成立航空航天局(QASA),该机构属于非政府和非盈利机构,影响力相对有限。
2014年,阿联酋成立国家航天局(UAESA),将太空能力与国家发展愿景深度捆

绑。 2014 年,巴林成立国家空间科学局(NSSA),2025 年重组为巴林航天局

(BSA)。① 2018 年,沙特成立太空委员会( SSC),2021 年升级为沙特航天局

(SSA)。 2020年,阿曼设立国家空间、先进技术和人工智能中心。 2024 年,科威

特成立国家空间研究中心(KNSRC)。 至此,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均设

立了专门负责太空事务的机构,标志着中东太空能力建设迈向系统化、制度化发

展的新阶段(见表 2)。
海湾国家掀起的“设局潮”产生了示范效应。 2018 年,埃及在新开罗成立航

天局(EgSA),取代了原有的国家遥感与太空科学局,旨在激活本国航天产业潜

力。 同年 12月,地区强国土耳其亦顺势而为,成立土耳其航天局(TUA),服务于

打造区域技术强国的宏大愿景。

表 2　 中东国家的航天机构

年份 国家 机构中文 机构英文

1983 以色列 以色列航天局 Israel
 

Space
 

Agency
 

( ISA)

2002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航天局 Algerian
 

Space
 

Agency
 

(ASAL)

2004 伊朗 伊朗航天局 Iranian
 

Space
 

Agency
 

( ISA)

2010 卡塔尔 卡塔尔航空航天局 Qatar
 

Aeronautical
 

and
 

Space
 

Agency
 

(QASA)

2014 阿联酋 阿联酋航天局 United
 

Arab
 

Emirates
 

Space
 

Agency
 

(UAESA)

2014 巴林 巴林国家空间科学局 National
 

Space
 

Science
 

Agency
 

(NSSA)

2014 叙利亚 叙利亚航天局 Syrian
 

SpaceAgency(SSA)

2018 埃及 埃及航天局 Egyptian
 

Space
 

Agency
 

(EgSA)

2018 土耳其 土耳其航天局 Turkish
 

Space
 

Agency
 

(TUA)

2018 沙特 沙特航天局 Saudi
 

Space
 

Agency
 

(SSA)

2020 阿曼
国家空间、先进技术

与人工智能中心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pac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I

2024 科威特 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Kuwait
 

National
 

Space
 

Research
 

Center
 

(KNSRC)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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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机构的设立彰显中东国家集体进军太空事业的制度化趋势。 从以色列

与伊朗率先布局,到海湾国家引领、多国广泛响应的航天机构设立潮,中东参与

太空事务的主体持续扩容,发展动因亦由安全考虑拓展至经济转型、国家声望提

升及区域战略博弈等维度。 航天机构的设立,不仅为太空能力建设提供了组织

保障,更为高层次的战略规划和财政投入奠定了基础。
(二) 战略规划: 中东国家太空能力建设的路线图

伊朗和以色列是中东较早制定太空战略的国家。 自 2005 年以来,伊朗已先

后实施两期十年太空计划,旨在实现卫星自主研发、提升运载与发射能力,并增

强地区太空影响力。① 以色列于 2010 年发布《国家太空政策》,强调通过卫星技

术、国际合作及商业应用强化自身技术优势和区域影响力。② 近年来,发展太空

能力已经深度融入地区国家的发展愿景,更多的中东国家出台了专门的太空战

略,包括阿尔及利亚(2017 年)、阿联酋(2017 年)、巴林(2019 年)、埃及(2020
年)、土耳其(2021年)和阿曼(2023年)等。③

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新一轮太空探索的领先国家,其太空战略主要围绕经

济多元化、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等要素展开。 2016 年,阿联酋颁布“国家太空政

策”(National
 

Space
 

Policy),这是阿拉伯国家首份此类政策文件,详细阐述了太

空领域的指导原则、优先事项和宏伟目标。④ 2019 年,阿联酋颁布“国家太空战

略 2030”(National
 

Space
 

Strategy
 

2030),包含 6项主要目标、21个国家计划及 79
项具体举措,如发展本土卫星制造能力、开展火星探测任务、推进月球探索,以及

发掘太空旅游潜力等内容。⑤ 该战略与阿联酋“2031 愿景”(We
 

the
 

UAE
 

2031)
高度契合,着重强调太空领域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并积极鼓励私营部门的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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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太空政策以发展愿景为牵引、以国家计划为支撑,以期通过太空能

力建设支撑其“技术强国”的蓝图。 土耳其的太空目标同样被纳入其“2023 愿

景”及“土耳其世纪愿景”。① 后者强调在共和国第二个百年内实现科技自主,并
将太空能力视为推动经济转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 为将愿景转化为现实,
2021年土耳其发布“国家太空计划” (Milli

 

Uzay
 

Programı),这份十年战略规划

(2021~2030)以实现独立进入太空的能力为目标,包括开展月球探测、开发本土

运载火箭、建设太空港,以及派遣宇航员访问国际空间站。 作为“十年计划”的中

期执行框架,2021年土耳其航天局发布《2022~2026 年太空战略计划》,将长期

目标分解为短期项目。② 可以看出,土耳其的太空能力建设虽起步较晚,但在政

策规划上已展现出系统性与前瞻性。
沙特的太空政策是其国家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依托资本优势,将太空

探索打造为推动科技创新、经济多元化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引擎。 为推进太空能

力建设,沙特打造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太空治理框架。 2018 年成立的沙特航天委

员会(2023年升级为航天局)负责发展和壮大本土太空产业。 2022 年,沙特成立

最高航天委员会,由王储萨勒曼亲自担任主席,负责国家太空战略的顶层设计。
在监管领域,通信、空间与技术委员会(CST)负责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并引导产

业发展。 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PIF)负责提供融资支持。 目

前,沙特正效仿地区国家,积极筹备其首个国家太空战略。 据悉,这份战略文件

将聚焦上游的太空探索和下游的应用市场,致力于将太空技术与国家经济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深度融合。③

除阿联酋、土耳其和沙特等中等强国外,中东其他中小国家也积极投身区域

太空热潮,将太空能力建设纳入国家战略。 2019 年,巴林发布《巴林王国太空政

策》,明确以太空技术支撑经济多元化、国家安全与可持续发展;④同年,埃及批准

·86·

①

②

③

④

 

Ozcan
 

Saritas
 

et
 

al.,
 

“Vision
 

2023 
 

Turkey􀆳s
 

National
 

Technology
 

Foresight
 

Program 
 

A
 

Contextualist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74,
 

No.
 

8,
 

2007,
 

pp.
 

1374-1393.

 

Tuba
 

Sahin,
 

“ Turkey
 

Unveils
 

Space
 

Agency􀆳s
 

Strategic
 

Plan
 

for
 

2022 - 26,”
 

Anadolu
 

Agency,
 

October
 

20,
 

2021,
 

https: / / www. aa. com. tr / en / economy / turkey-unveils-space-agencys-stra-
tegic-plan-for-2022-26 / 2397431,上网时间:2025年 11月 8日。

 

Manal
 

Al-Barakati,
 

“Saudi
 

Arabia
 

to
 

Launch
 

National
 

Space
 

Strategy,”
 

Arab
 

News,
 

March
 

6,
 

2024,
 

https: / / www. arabnews. com / node / 2472126 / business-economy,
 

上网时间:2026 年 6 月 17
日。

 

“Kingdom
 

of
 

Bahrain
 

Space
 

Policy,”
 

Bahrain
 

Space
 

Agency,
 

April
 

2019,
 

https: / /
www. bsa. gov. bh / wp-content / uploads / 2019 / 04 / National-Space-Policy. pdf,

 

上网时间:2026 年 1 月

29日。



中东国家集体推进太空能力建设的态势、动因和路径

《国家太空计划(2020~2030)》,该计划作为其“2030 愿景”的组成部分,由埃及

航天局牵头实施。① 2023年,阿曼推出《太空政策与执行计划(2023~2033)》,依
托近赤道区位优势,重点发展商业发射能力,并设立国有航天企业兰斯航天公司

(Lars
 

Space)统筹推进。② 这些举措表明,即便体量有限,中东中小国家在太空领

域的战略主动性同样显著,共同塑造了区域太空参与的多元格局。
(三) 经济投资: 中东国家太空投入的多元化

中东国家的太空投入形成了融合政府财政、私营资本、国际合作与军民协同

的多元投入体系。 基于不同投资逻辑,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以色列和伊朗代表的安全驱动型模式,其特点在于资金来源的军民融

合特性和大量“隐形投入”的存在。 以色列航天局的公开预算仅为约 8000 万美

元,主要用于民用和科学探索类太空项目。③ 事实上,该国绝大部分太空研发资

金通过国防渠道流向了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 IAI)等国防承包商。 2025 年以色

列国防预算约为 1􀆯100 亿谢克尔(约 297 亿美元),占 GDP 的 9%,远高于全球平

均国防支出占比。④ 其中,与太空相关的投入并未单独列支,而是分散在情报收

集、导弹防御及军用卫星系统等国防项目之中。 此外,根据美以十年期军事援助

《谅解备忘录》(2019~2028年),美国每年提供 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导弹防御

项目,包括“铁穹”( Iron
 

Dome)和“大卫投石索”(David􀆳s
 

Sling)系统。 这些系统

高度依赖天基情报与通信能力,已成为以色列太空能力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⑤

伊朗太空预算主要来自国防开支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拨款。 由于其太空计

划高度敏感且受国际制裁影响,相关数据极不透明。 据估算,2024年伊朗在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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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投入约为 2.2亿美元。①

第二,阿联酋和沙特代表的资本驱动型模式,其突出特点在于充分利用资本

优势,通过对外合作整合全球资源,迅速提升在太空领域的地位。 作为中东地区

太空经济的领跑者,阿联酋的战略投入以规模宏大和前瞻布局为特征。 到 2024
年底,阿联酋在太空领域的累计投资已超过 400亿迪拉姆(约合 109亿美元),不
仅涵盖卫星通信、地球观测等领域,还延伸至太空旅游、小行星采矿和深空探测

等前沿方向。② 为确保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阿联酋建立了国家基金引导与优惠

政策扶持结合的支持体系。 2022 年,阿联酋设立国家太空基金(National
 

Space
 

Fund),初始规模达 30亿迪拉姆(约合 8.17亿美元),旨在为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

与商业化运营提供资金支持。③ 与之配套的“太空经济区计划”则通过税收优惠

和政策激励,营造有利的营商环境。
沙特的太空投资以主权财富基金为主导力量,旨在通过战略性布局迅速确

立竞争优势。 根据官方数据,2024 年沙特太空经济已达 87 亿美元,预计到 2035
年将增长至 316亿美元。④ 为了支持太空经济的发展,2020年沙特政府承诺在十

年内提供 80亿里亚尔(约合 21 亿美元)的投资支持。⑤ 沙特太空投资的引擎是

公共投资基金(PIF)。 早在 2017 年,沙特便对新兴商业航天领域表现出浓厚兴

趣,完成对维珍集团旗下太空公司的 10 亿美元投资。 2024 年,沙特公共投资基

金创立了商业航天企业“新太空集团”(Neo
 

Space
 

Group,
 

NSG),致力于整合国

际前沿技术,打造沙特太空领域的国家冠军企业。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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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土耳其和埃及代表的产业驱动型模式,其核心在于将太空投资与国家

既有的工业基础和地缘优势融合,培育内生性的产业能力。 根据 2021 年的国家

太空计划,土耳其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向太空领域注入数十亿美元。 2024 年其太

空预算达 1.1亿美元,2025年增至 1.4亿美元。① 作为配套举措,土耳其在安卡拉

设立太空技术发展区,推动航天产业在研发、生产和商业化等环节的协同。 此

外,为了发展独立进入太空的能力,土耳其还计划在索马里印度洋沿岸兴建一座

太空港。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并未将有限的资源分散至深空探测项目,而是集

中于与国防工业密切关联的领域(如卫星集成、推进系统),以提升其军工产品的

竞争力。 埃及同样将太空成就视为“2030 愿景”和重塑区域领导力的抓手,致力

于将新行政首都附近的航天城打造为非洲的航天产业枢纽。 该项目占地约 123
英亩,依托中国的基础设施与技术支持,埃及不仅成功发射了其参与研制的“埃
及二号”遥感卫星,还构建起涵盖卫星研制、地面系统、数据应用和人才培养的产

业链能力。②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三种太空投入模式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各国基于资源禀

赋、战略目标与发展阶段所呈现的路径差异。 事实上,中东国家的太空布局普遍

体现出军民融合、多元协同的特征。 从技术应用看,遥感卫星具有显著的军民两

用属性:既广泛用于农业管理、水资源监测和气象预报等民用领域,也服务于军

事侦察与情报获取。 从国别实践看,以色列虽强调安全需求,但也积极扶持太空

初创企业,构建商业航天生态;③阿联酋和沙特看重太空产业对经济多元化的推

动作用,但也日益重视其在战略预警与通信保障中的防御价值;土耳其则同时看

重太空在经济发展与周边安全态势感知中的双重意义。 可见,中东各国的太空

投入各有侧重,折射出它们在安全与发展议题上的不同优先级与战略考量。

三、 中东国家推进太空能力建设的双重逻辑

从航天机构的密集设立,到国家战略的相继出台,再到规模化的资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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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动向无不表明,当前中东太空热潮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植于中东国家

的长远战略考量。 本文认为,要构建完整的中东太空叙事,既需关注中东各国在

安全、经济与技术层面的客观国家利益诉求,亦需重视其在国家认同、合法性建

构与国际声望等主观国家利益层面的追求。
(一) 客观利益: 国家安全和经济转型焦虑

国家的基本目标在于保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安
全与发展并非各国平等享有的权利。 对长期饱受冲突之苦的中东地区而言,安
全和发展赤字尤为严峻。 因此,中东国家集体涉足太空领域并非源于对星辰大

海的浪漫憧憬,而是生存压力使然。
第一,对于长期处于“安全困境”和军事对峙前沿的国家,太空能力是获取情

报优势、实现战略威慑和保障国家生存的关键手段。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始终被

敌对邻国包围,国土狭小、人口有限且缺乏战略纵深。 这使其安全观强调以质取

胜,即通过技术优势弥补战略纵深的不足,构建“铁墙” ( Iron
 

Wall)式防御体

系。① 这一逻辑首先体现在其对情报自主的追求上。 通过发展高分辨率光学与

雷达卫星,以色列构建了对地区威胁的全天候监控能力,为实施预防性打击提供

了关键的技术支撑。 对情报优势的高度重视推动以色列发展自主发射能力,典
型代表是“沙维特”(Shavit)运载火箭。 为避免飞越敌对国家领空,以色列不得不

向西逆行发射火箭。 尽管此举牺牲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和经济性,但以色列显然

更看重发射能力的战略安全价值。
伊朗的太空能力是其寻求战略突围的核心工具。 面对美国和以色列在常

规军力上的绝对优势,伊朗将太空能力视为“非对称威慑”和“前沿防御”的重

要手段。② 其“使者号”(Safir)和“凤凰号” (Simorgh)运载火箭因与弹道导弹

技术高度相似,向外界传递出伊朗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战略威慑信号。 同时,
由革命卫队主导的“光明” (Noor)系列军用卫星陆续入轨,彰显其在高压环境

下维持战略自主的能力。 通过这些太空资产,伊朗力图构建“惩罚性威慑”,使
对手认识到军事挑衅可能引发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进而在采取行动前产生

忌惮。
第二,对于高度依赖“地租经济”的海湾产油国,太空被视为摆脱“石油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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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推动经济多元化、确保未来国家繁荣的重要赛道。① 太空能力的重要性在于

其对新兴产业的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国家整体的科技与产业水平。 首先,太
空产业是尖端技术的孵化器。 例如,为深空探测任务开发的高效电池和太阳能

技术,有潜力转化为民用的新能源解决方案;处理卫星遥感数据所需的人工智能

与大数据算法,也能应用于智慧城市、金融科技和现代物流等领域。② 其次,太空

项目助力本土人才的培养。 长期以来,本土科技人才储备不足是海湾国家经济

转型的瓶颈。 太空项目及配套措施能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工程和数学领域的

热情,并吸引全球人才参与,从而优化国家的人才结构。 最后,太空经济潜力巨

大。 预计至 2035 年,全球太空经济规模将达到 1.8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9%,远超全球 GDP 增速。③ 对海湾国家而言,发展太空经济是在传统能源赛道

之外开辟的一条面向未来的创新路径。
第三,对于寻求产业升级和影响力重塑的中东国家而言,太空产业是发展高

附加值制造业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受产业结构失衡、金融体系薄弱等因素的制

约,土耳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④ 为突破经济困局,该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军工产

业,其自主研发的“拜卡”(Bayraktar)系列无人机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军贸市场的

明星产品。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的太空能力建设与国防工业体系深度融合,旨在

弥补无人作战系统在通信、导航等领域的短板。⑤ 2024 年,土耳其成功发射首颗

国产通信卫星 Türksat
 

6A。 该卫星具备高安全性的数据传输能力,覆盖欧洲、北
非、中东及亚洲部分地区,显著提升了土耳其无人机系统的超视距控制能力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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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效能。
(二) 主观利益: 内部整合和政治合法性

中东国家的太空能力建设并未脱离科学、技术与战略逻辑,但在此基础上更

叠加了一层鲜明的务虚的维度。 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目标设定上,更渗透至太

空话语的建构之中,表现为对各类“首次突破”的执着。 在中东地区,太空能力已

跨越单纯的技术领域,成为国家叙事的符号资源。
 

第一,培育国族认同。 太空探索作为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场域,能够有效超

越传统身份边界,凝聚国民共识。 以阿联酋为例,这一由阿布扎比、迪拜、沙迦、
阿治曼、乌姆盖万、哈伊马角和富查伊拉七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国家,长期面临

整合多元地方认同的挑战。 “希望号”火星探测器的成功发射,超越了单一酋长

国的地域局限,成为代表整个国家的集体成就。 尤为典型的是宇航员苏尔坦·
内亚迪在国际空间站身着传统坎杜拉(kandura)录制节日祝福的场景,这一融合

传统与现代的形象不仅向国际社会展示了阿联酋的文化自信与科技实力,更在

国民心中激发出强烈的认同感与凝聚力。① 此外,来自全国各酋长国的工程师共

同参与太空项目,通过专业协作构建了一种超越地域差异的国家叙事,使各地方

群体都能在国家太空事业中找到自身定位与价值归属。
第二,服务政治动员。 执政者通过将太空成就与“进步”和“实力”等概念关

联,积极争取青年群体的支持。 这一策略在土耳其尤为典型。 在 2023 年大选前

夕,土耳其经济陷入恶性通胀的循环。 作为应对措施,正发党(AKP)政府通过密

集展示其在无人作战平台、载人航天和卫星系统等领域的愿景和成就,为“土耳

其世纪”的宏大叙事注入实证支撑。② 同时,以科技节(Teknofest)为代表的大型

展演活动,成功地激发了一股科技爱国主义热潮。 事实上,正发党政府的青年动

员策略已发生显著转变,从早期侧重于塑造“虔诚一代”转向培育具有科技创新

精神的“科技驱动的新世代”。③ 这种叙事转换不仅巩固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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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青年群体认同其执政理念。 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沙特、阿联酋等正在进行

经济、社会改革的海湾君主制国家。 对它们而言,太空成就已成为展示改革决心

与治理效能的直观证明,有助于缓冲传统势力的抵触情绪,为社会变革创造有利

的舆论环境。①

第三,改善国际形象。 太空成就已成为中东国家重塑国际形象、进行软实力

投射的新名片。 相较于传统政治话语与外交修辞,太空成就在国际舆论场中展

现出更强的符号穿透力与跨文化共鸣效应。 在这方面,海湾国家的实践最为典

型。 例如,拉伊亚纳·巴纳维作为首位进入太空的阿拉伯女性宇航员,不仅反击

了外界对沙特女性权利状况的刻板印象,更向全球展现了一个日益开放、现代化

的沙特新形象。② 阿联酋的火星探测项目同样被伊斯兰世界媒体广泛报道,提升

了其在伊斯兰文明圈中的声望。 即便是地区小国也深谙此道。 巴林、卡塔尔等

通过卫星发射,在国际科技舞台获得了难得的曝光。
第四,提升地区地位。 在中东地区,太空能力日益成为衡量国家地区影响力

的重要指标,由此衍生出两种竞争模式: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硬竞争”围绕战略

威慑展开;阿联酋与沙特之间的“软竞争”则指向海合会乃至阿拉伯世界的领导

权争夺。③ 在太空领域,阿联酋凭借一系列先发成果,将自己塑造为阿拉伯世界

的“科技灯塔”,对沙特的地区地位构成挑战。 为将先发优势制度化,阿联酋积极

推动区域太空合作,并于 2019年牵头成立“阿拉伯太空合作集团”(ASCG),吸纳

14个阿拉伯国家参与,强化其在地区太空合作中的引领地位。④ 类似地,埃及将

非洲航天局(AfSA)总部引入开罗航天城,旨在提升其在非洲航天格局中的引领

作用。
第五,助力文明叙事。 中东国家在推进航天事业时,往往有意识地将技术成

就融入文明叙事,以凝聚国家认同、彰显文化自信。 具体而言,阿拉伯国家通常

将其太空成就置于伊斯兰文明“黄金时代”的叙事脉络之中。 例如,在阿联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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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阿拉伯太空合作集团将其首颗多国联合卫星命名为“813”,致敬公元 813
年阿拔斯王朝“智慧之家”(Bayt

 

al-Hikmah)的创立,该机构曾引领伊斯兰黄金时

代的科学与翻译运动。 2019 年,以色列商业航天公司 SpaceIL 发射的月球探测

器“创世纪号”(Beresheet),其命名源自犹太教经典《托拉》的开篇章节,呼应犹

太民族“开启民族复兴的新纪元”的文明叙事。 类似地,土耳其将其太空雄心置

于“突厥—伊斯兰天文学”的历史脉络之中,通过强调知识传统的延续,暗示土耳

其从未真正离开太空探索的舞台。①

(三) 虚实之间: 中东国家太空能力建设的复合逻辑

对于中东国家日益高涨的太空雄心,不少西方观察者倾向于将其简化为“形
象工程”或“虚荣竞赛”,甚至进一步解读为对国内治理短板与人权议题的转移或

粉饰。② 此类批判的局限在于,它预设了一种客观国家利益与主观国家利益对立

的二元框架。 然而,中东国家的太空实践揭示了不同的现实:这两类国家利益并

非彼此对立,而是一种协同强化的关系。 正是在这种复合逻辑驱动下,中东国家

的太空能力建设被赋予多重使命。
首先,弥补安全赤字。 2010年以来中东地区陷入持续动荡,区域安全秩序几

近瓦解。 其中,伊朗与以色列的结构性对抗成为地区安全的核心症结。 两国不

仅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代理人问题上尖锐对立,更从根本上否认对方存在的

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双方都将太空能力建设视为国家安全的支柱,旨在提升战

略预警、战场感知及指挥控制能力。 同时,其他区域大国也将太空能力视为军事

行动的支撑。 土耳其近年来在周边地区的频繁用兵,高度依赖遥感与通信卫星

提供的情报支持。 总体而言,太空资产正日益成为中东国家应对安全赤字、增强

战略自主的重要技术依托。
其次,弥补发展赤字。 中东变局发生后,中东国家愈发意识到传统发展模式

难以为继。 面对日益迫近的能源转型挑战、高企的失业率以及薄弱的技术基础,
中东国家加快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力图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转型。 土耳其先

后推出“2023 愿景”和“土耳其世纪愿景”;沙特、埃及、卡塔尔、巴林相继发布各

自的“2030愿景”;阿联酋制定“2031愿景”;科威特则提出“2035 愿景”。 尽管侧

重点不尽相同,这些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普遍将太空能力视为高端产业、知识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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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抓手。 这些愿景大多集中于 2010至 2020年间出台,这也解释了中东各国的

航天机构为何在这一时期密集设立。
最后,弥补认同赤字。 受殖民历史影响,中东国家长期面临国族建构与政治

现代化的双重挑战。 在后石油时代,中东产油国所依赖的绩效合法性出现动

摇。① 与此同时,以宗教复兴、王室传统或魅力型威权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也正经受现代价值观的冲击,对年轻一代的感召力持续减弱。② 在此背景下,太
空成就日益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且富有时代感的新型合法性资源。 它不仅彰显

政府引领科技创新与国家现代化的能力,更能有效激发民族自豪感,从而为政治

合法性注入兼具象征意义与现实效能的新内涵。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客观利益与主观诉求相结合的复合逻辑,在中东小国的

太空实践中同样清晰可见。 阿曼地处阿拉伯半岛东南隅,远离区域权力中心,长
期奉行“寂静外交”;③约旦资源匮乏、安全高度依赖外援,在地区事务中难有话语

权;巴林和卡塔尔虽坐拥能源财富,却因国土狭小、战略纵深有限,其国家形象常

被简化为“石油富国”或“海湾微型君主国”。 然而,这些国家并未因体量受限而

在中东地区太空热潮中被边缘化,而是主动发掘自身独特优势,在细分赛道寻求

突破。 阿曼依托全球稀缺的近赤道地理区位,正规划建设伊特拉克太空港(Etlaq
 

Spaceport),旨在打造海湾乃至中东地区主要的商业发射综合体,为小型卫星提

供高效、低成本的轨道接入服务;约旦则将瓦迪拉姆沙漠(Wadi
 

Rum)④这一天然

类火星环境转化为科研资产,建设国际太空类比训练基地;巴林凭借开放的数字

治理环境与成熟的科技合作生态,聚焦 AI 驱动的遥感微纳卫星研制,力图在智

能图像处理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卡塔尔则利用主权资本支持下的高等教育集群,
将航天教育与青年科技培养深度融合。 尽管这些项目规模有限,技术复杂度也

远不及地区主要航天国家的太空计划,但因其立足本国资源禀赋,不仅推动了经

济多元化与本土技术能力的积累,更成为政府重塑国家形象、打造现代国家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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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抓手。

四、 中东国家发展太空能力的对外合作路径

中东国家普遍缺乏完整的工业基础,推进太空能力建设离不开国际合作。
但合作路径的选择,不仅取决于技术需求,更受制于国际格局的结构性约束。 中

美俄在太空领域的竞争,尤其是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确实给中东国家与中国的太

空合作带来一定阻力;但与此同时,大国博弈也催生了更多技术选项。 除伊朗因

制裁受限、以色列深度绑定美国体系外,大多数中东国家并未选边站队,而是采

取了“多向对接、避免绑定”的务实做法。 这一策略表明,在全球技术秩序持续分

裂的背景下,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正通过灵活合作,积极拓展自

身的战略自主空间。
(一) 主动捆绑:以色列与美国的太空合作

以色列与美国的太空合作植根于两国长期稳固的战略同盟关系。 对以色列

而言,美国不仅提供财政支持与技术转移,更在突破本土研发局限、增强天基情

报体系、优化卫星通信架构及提升战略侦察能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美国而言,以色列在微纳卫星技术、高分辨率遥感、空间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创

新优势,弥补了其在特定技术环节的短板。 事实上,两国的太空合作已不再局限

于单纯的技术层面,而是深度融入战略协调、法律框架以及国际太空治理规则的

共同塑造之中。
在制度层面,以色列与美国通过一系列协议实现了太空领域的协同。 2010

年,两国国防部启动了太空态势感知(SSA)数据共享计划。 2015 年,两国航天局

对 1996年版的合作框架及协议进行了升级和强化。① 2017 年,美国众议员德列

克·基尔默(Derek
 

Kilmer)提出《美以太空合作法案》,拟通过立法形式固化两国

在太空技术共享与战略协调方面的合作,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但该法案最终未能

获得通过。② 2021年,美国太空部队与以色列空军启动“太空对话”机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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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双方在太空领域的协作。① 2022年,以色列签署美国航天局主导的《阿尔忒

弥斯协议》。 这些制度安排将以色列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太空合作体系,为其

共享美国的太空资源与先进技术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资金和产业层面,以色列的太空支出与美国的军事援助密切相关。 按不

变价计,以色列自 1959年至 2024年,已经累计接受美方军援 2􀆯512 亿美元,为全

球最高纪录。 在 1978 至 1979 年斡旋《埃以和平条约》期间,美国承诺向埃及和

以色列提供长期军事援助。 2016年,奥巴马政府与以色列签署为期十年的《军事

援助谅解备忘录》,承诺在 2019至 2028财年间每年提供 38 亿美元援助,总额达

38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对单一国家规模最大的军事援助协议。② 在这些资

金中,有相当部分流向含太空项目在内的国防研发,包括每年约 5 亿美元的导弹

防御专项合作。 在产业层面,以色列的太空科技初创生态能与美国的风险投资

和产业链实现对接,从而打破本土市场规模的局限,提升其太空经济的商业

活力。③

在中美科技博弈背景下,以色列虽公开宣称中立,实际行动却明显向美国倾

斜。 一方面,以色列国内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持续上升。 部分以色列学者和安全

专家认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太空等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间接获取源自美以技

术生态链的关键信息,从而对两国的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例如,阿联酋与中

国的地面测控站项目,被部分以色列分析人士视为中国借力区域合作伙伴绕过

技术壁垒,进而渗透进西方技术体系的举措。④ 另一方面,在美国持续施压之下,
以色列显著收紧对华科技政策。 2020年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和中兴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招标之外;2023年进一步扩大外资审查机制覆盖范围,将航天、人工

智能、量子计算、先进半导体等前沿领域纳入国家安全审查清单。 尽管以色列的

官方措辞保持中性,但实际操作中,中国投资成为主要审查对象,多个中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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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合作项目因此被搁置。①

(二) 被动有限: 制裁背景下伊朗的太空合作

在中东国家积极拓展太空合作网络、竞相嵌入全球太空生态的背景下,伊朗

的太空合作呈现出显著的被动性和有限性特征,其太空合作对象高度受限,主要

集中于少数非西方国家,合作内容亦多局限于技术咨询、零部件供应或基础能力

建设,难以触及核心系统集成、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共享或深空探测等前沿领域。
这并非伊朗主动所为,而是其长期遭受制裁并被排除在国际航天供应链与多边

机制之外的客观后果。 然而,即便在多重压力下,伊朗仍通过本土创新,持续推

进本土航天能力建设。
伊朗的太空合作历程,折射出其从早期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到在外部压力之

下转向“自力更生”的战略转变。 伊斯兰革命前,伊朗作为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

空间委员会(COPUOS)的创始成员国,积极通过国际合作建设卫星应用基础设

施。② 进入 21世纪后,伊朗因核问题遭受安理会制裁,被禁止开展与核计划及可

能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相关活动,太空合作空间大幅压缩。 在此背景下,伊朗

转向本土研发,并于 2009年 2月 2日成功发射首颗国产卫星“希望号”(Omid),
成为全球第九个能以本国火箭将自制卫星送入轨道的国家。 此后,伊朗将每年 2
月 2日定为“国家航天日”,以纪念这一里程碑。③ 由于严峻的安全环境,伊朗太

空项目加速向军事应用倾斜。 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军用卫星与运载火箭计

划,已成为其太空能力建设的核心,旨在发展自主的天基侦察能力,为远程打击、
战场监视与战略决策提供情报支持。

近年来,面对西方制裁的共同压力,伊朗与俄罗斯不断加强太空合作。 在制

度层面,2022年伊朗航天局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签署《太空合作谅解备忘录》,
同意共同研制遥感与通信卫星。④ 2025年,两国进一步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条约》,将太空合作纳入双边协作框架。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已成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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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发射多颗卫星,如 2022年的“海亚姆”(Khayyam)遥感卫星、2024年的“帕尔

斯”(Pars-1)科研卫星、2025年的“纳希德”(Nahid-2)通信卫星。① 伊朗尽管具备

本土卫星发射能力,但主要局限于近地轨道,在执行中大型载荷发射或进入更高

轨道任务时效率有限。 相比之下,俄罗斯“联盟号”系列火箭凭借高可靠性与多

星搭载能力,能够更高效地将伊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目前,两国太空合作已从

发射服务延伸至卫星研制、地面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呈现出

日益系统化的合作格局。②

伊朗与中国的太空合作依托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聚焦于民用、商业

及科学研究领域。 具体合作涵盖三大方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伊朗的部署与

应用,服务于精准导航、智慧农业及基础设施保障;遥感数据共享,应用于灾害预

警、生态环境监测与自然资源规划;联合科研项目,如伊朗参与中国嫦娥八号任

务的国际科学载荷合作。 总体而言,伊朗与中国的太空合作秉持和平利用外层

空间的原则,体现出鲜明的和平导向与务实特征。
(三) 多元平衡: 多数中东国家的太空合作

近年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战略竞争不断向太空这一高边疆延伸,深刻改变

了中东地区太空合作的政治格局。 美国通过《沃尔夫修正案》设置壁垒,限制其

盟友与中国开展太空合作,并着力推动排他性的太空合作体系。 然而,大多数地

区国家在选边站压力下,仍展现出较强的战略自主性。 它们普遍采取多元平衡

策略,通过与多方建立灵活的伙伴关系,在大国竞争中争取回旋空间与发展

机会。
从中东国家的视角来看,美国在中东的太空布局虽带来一定的技术合作机

遇,却也隐含着封闭性、排他性以及深层的地缘政治意图。 首先,美国通过太空

合作推动“反伊挺以”的地缘政治目标。 2020年美国推出《阿尔忒弥斯协议》,旨
在制定月球与深空探索的国际规范,强化美国在全球太空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和巴林已经加入该协议。 在实践中,美国将太空合作

与推动《亚伯拉罕协议》、强化反伊朗阵营等战略目标挂钩,使太空沦为地缘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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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伸,压缩了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空间。① 其次,美国将与中东国家的太空合

作纳入其对华战略竞争框架。 2023年,美国依据《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ITAR)阻
止了阿联酋的“拉希德 2号”月球车加入中国嫦娥七号载荷任务,尽管中阿两国

于 2022年已就此项合作达成合作协议。② 《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原本仅适用于军

品出口管制,却被扩展至民用月球探测设备,暴露了美国出口管制“武器化”的
本质。

相比之下,大多数中东国家积极接纳中国普惠包容的太空合作模式,以平衡

美国框架的不足。 自 2014年中国将航天卫星列入深化中阿合作的“三大高新领

域”以来,中东国家通过参与一系列连贯的政策框架,持续深化双边合作。 2016
年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和《“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指导

意见》,为中东国家提供了涵盖空间技术、卫星应用、人才培养等领域的系统合作

蓝图。 2024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进一步将加速北斗应用、共建空

间基础设施及深化航天产业合作确定为重点工作,这与中东国家的多元化需求

高度契合。 借助这些机制,中东国家建立了以中阿卫星导航合作机制为代表的

制度化平台,获得了更开放、多元的合作选择。③

2021年,中俄启动“国际月球科研站” ( ILRS)合作倡议,目前已有 17 个国

家、国际组织和 50 多个国际研究机构参与。④ 在此框架下,埃及、土耳其、阿联

酋、沙特、巴林和伊朗等中东国家已通过不同形式(如国家协议、机构合作或载荷

搭载)参与或计划参与嫦娥系列任务。 例如,2018 年沙特研制的“月球小型光学

成像探测仪”作为嫦娥四号任务的国际合作载荷之一,搭载于“龙江二号”微卫星

上;⑤埃及航天局和巴林国家空间科学局联合研制的“月表物质超光谱成像仪”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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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嫦娥七号(2026年前后)国际载荷搭载项目;①巴林国家空间科学局、埃及航天

局合作的月表可见光和红外视像系统、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主持的挑战性环境

智能探索机器人、伊朗航天局研制的月球电位监测仪入选嫦娥八号(2029 年前

后)国际合作项目。
在太空基础设施领域,中东国家通过择优合作规避技术依赖风险。 在火箭

发射领域,凭借较高的发射频率与相对低廉的成本,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的“猎鹰 9号”火箭受到中东国家青睐;与此同时,中国“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亦成为其重要的发射合作伙伴。 在卫星导航领域,中东国家普遍采取多

系统兼容策略,在持续采用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同时,亦积极引入中国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BDS)。 随着中阿北斗合作论坛的机制化运行,北斗系统将更

广泛地融入中东国家基础设施。② 在卫星制造环节,中东国家采取“以合作促本

土化”的发展路径。 例如,埃及与中国共建卫星组装、集成及测试中心,配套技术

转移与人才培育体系,有力支撑其卫星产业链。
当前,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合作正成为双方太空合作的新亮

点。 这种新型合作关系主要由市场需求驱动,契合中东国家对多元化、高性价比

太空解决方案的需求。 2024 年,香港洲际航天科技集团(USPACE)提出在阿布

扎比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航天生态城,涵盖卫星制造、控制服务、数据应用和人才

培育;③同年 11月,地卫二空间技术公司(STAR. VISION)不仅为阿曼完成首颗

具备人工智能处理能力的遥感卫星“阿曼星一号”(OmanSat-1)的研制与在轨交

付,还协助建设了位于马斯喀特的地面数据处理中心,并对阿曼本土工程师开展

了系统性技术培训。④ 2025 年 12 月,中科宇航(CAS
 

Space)通过其“力箭一号”
运载火箭将阿联酋“813卫星”送入预定轨道;⑤对中国而言,此类合作不仅助力

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也成为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载体;而
对于中东国家来说,这种多元化合作有助于它们获取更大的技术自主,加速实现

·38·

①

②
③

④
⑤

 

《嫦娥七号将搭载 6台国际载荷,国际月球科研站再添 3 个成员》,新华网,2024 年 4 月

24 日, http: / / www. xinhuanet. com / 20240424 / b7906facce624cb9b0cc28f69831ee3a / c. html,上网时

间:2025年 12月 10日。

 

陈博洋、刘欣路:《区域间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中阿北斗合作研究》,第 43-53页。

 

《洲际航天科技与阿布扎比港务局合作
 

在阿联酋建航天城》,财联社,2024年 1月 10日,
https: / / www. cls. cn / detail / 1566707,上网时间:2025年 1月 29日。

 

《AI+卫星! 西湖区瞄准空天信息新赛道》,载《杭州日报》2024年 11月 12日,第 A05版。

 

《“一箭九星”成功发射! 力箭一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将三颗国际用户卫星精准送入轨道,
为中国商业航天国际化发展再立新功》,环球网,2025 年 12 月 10 日,https: / / m. huanqiu. com /
article / 4PU5w9ijr5A,上网时间:2025年 1月 29日。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6年第 4期

各自的太空目标。

五、 结语

2010年中东变局以来,安全赤字、发展停滞与认同危机三重结构性压力持续

交织,不仅削弱了中东国家的治理效能,更动摇了区域秩序的合法性根基。 在此

背景下,中东地区的太空热潮并非一场“虚荣竞赛”,而是由双重逻辑共同驱动的

复杂行动。 一方面,应对国家安全压力与经济转型焦虑,为太空投入提供了政治

动能;另一方面,强化国家整合的内在诉求与重塑地区地位的愿景,则赋予太空

能力建设广泛的社会合法性。 这两种动因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中东国家推进

太空能力建设的复合逻辑。 在对外合作方面,中东国家普遍秉持利益最大化原

则,采取灵活务实的平衡策略,力求在大国科技博弈中保持战略自主,避免陷入

非此即彼的阵营对立。 这一集体行动,正在重塑我们对地区发展路径与全球太

空治理的认知。
第一,中东国家的“太空梦”不仅为理解中小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

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样本,也为重新审视中东地区问题开辟了一条超越冲突

叙事的新路径。 中东国家加速推进太空能力建设始于 2010 年,恰与中东变局引

发的地区动荡及其余波重叠。 长期以来,中东研究议程多聚焦于战争、冲突以及

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而中东各国兴起的“太空潮”则揭示了另一条并行

的主线,即以科技创新、现代化与国家建设为核心的面向未来的发展议程。 因

此,理解中东国家的太空雄心,不仅关乎地区权力格局的演进,更关乎构建一个

更加完整的中东发展叙事。
第二,中东国家推进太空能力建设,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商业航天时代

争取战略主动的共同取向。 商业航天的兴起正在打破太空长期由大国垄断的格

局,过去以高门槛、重资产为特征的太空活动,如今因技术扩散、成本降低与产业

链细化,正向中小国家加速开放。 这一结构性转变,为“全球南方”国家创造了历

史性机遇:它们不再仅是太空技术的消费者,而可依托自身在地理区位、人力资

源、教育基础或制度灵活性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细分领域确立独特角色,融入

区域乃至全球太空生态。 在此背景下,对于众多技术能力有限但同样拥有太空

梦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推动开放、包容的国际太空合作(而非接受排他性、阵
营化或技术垄断式的秩序安排)已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实现太空技术积累的必

然选择。 太空,正从大国的竞技场转变为“全球南方”国家追求发展自主的新

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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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太空治理层面,中东国家推进太空能力建设的实践,正推动对更具

包容性的区域太空治理模式的探索。 面对太空行为体的迅速增多,以联合国和

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因协商成本高昂、大
国互信缺失而深陷治理赤字。 在此背景下,2019 年阿拉伯太空合作集团的成立

可被视为中东阿拉伯国家在区域太空治理领域的初步尝试。 这种区域性安排有

可能成为全球太空治理架构的有益补充:通过在区域内率先就技术标准、频率协

调与资源整合等议题展开对话,或可为降低全球层面的协调成本提供新路径。
更重要的是,若未来能围绕气候监测、荒漠化防治、能源转型与粮食安全等区域

共性挑战构建合作议程,区域太空治理有望将太空技术转化为服务地区发展的

实际能力。 不仅如此,这一问题导向治理逻辑亦可为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全球

南方”地区提供参考。
然而,需要清醒认识到,中东区域太空治理的架构仍处于萌芽阶段,其发展

面临内外双重制约。 在区域内,高度竞争性的战略互动模式削弱了国家之间的

互信,使太空更多被视为传统安全竞争的延伸,而非共享发展的公共领域。 安全

议题的外溢不可避免地强化零和思维,阻碍了制度化太空合作机制的形成。 在

全球层面,面对轨道环境日趋饱和、频谱资源紧张与技术壁垒高企等挑战,单一

国家难以在全球太空治理中有效主张其利益。 因此,区域太空治理不仅是一种

内部协调的尝试,更可能成为中东国家对外表达集体诉求、提升议程设置能力的

重要路径。 例如,通过在国际电联( ITU)等平台协调立场,合力争取稀缺的轨道

与频谱资源;同时联合“全球南方”力量,推动构建更加包容和公平的全球太空治

理新秩序。
总之,在全球太空秩序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东国家的太空能力建设正处于

迈向制度化与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尽管该地区长期受“安全赤字”所困,但
太空作为新兴领域,为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对抗提供了一种潜在可能。 未来,中东

国家能否以共同太空利益为契机,逐步摆脱对冲突路径的依赖(至少是在太空领

域),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兼具包容性与韧性的区域太空治理新范式,值得

持续关注。 这一进程不仅关乎中东国家的“太空梦”能否实现,更将检验在一个

高度安全化的地区环境中,太空是否有可能成为通向合作、秩序乃至和平的新

桥梁。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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